
	迷雾在雾中\

	 

	一世。

	 

	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在七月的时候，一群男孩聚集在大前锋的码头上。 潮汐很高，泥河浑浊的水流过，一阵清新的风吹起来，如果有任何工艺要去海上，找不到更好的时光。 人群主要由男孩组成，尽管有几个人和他们混在一起。 这些男孩来自大学前，都是老熟人。 有一个坚定的布鲁斯框架，亚瑟的罗马面孔，巴特的明亮的眼睛，细长的菲律宾的框架，以及汤姆的一瞥。 在那里也是拍拍的快乐的笑容，还有肮脏的泥泞的外观，以及沉默的沉默，不要说别人的名字不必提及。 在人群中，队长的脸庞显眼，独奏的黑暗面，而伴侣的距离远远地区分开。 所有这些好的大篷车羚羊形成吸引力的中心，也是行动。 那是在她身上发生了喧嚣，对她而言，所有的眼睛都转过身来。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好的大篷车羚羊已经进行了几次航行，现在向观众展现出与前任自我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种精美的煤焦油外套，但最近装饰了她的公平的外观，而持有的一层粉刷已经做了很多，以消除芳香马铃薯的气味。 索具和帆已经被修复以及情况允许，并且她的勇敢的船长认为她是非常适合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事情出现了航行。 树干在船上通过，放在下面，连同外套，斗篷，床上用品和篮子。 甲板上散布着船公司的各种要求。 当时的羚羊似乎部分地是一艘移民船，一艘游艇和海岸帆船。

	在这一切中，两位先生们穿过人群，到码头的边缘。

	“好吧，男孩，”一个说，“船长，这一切的意思是什么？

	船长从此开始，从绝望的努力抬头，确保其中一条风帆结束。

	“为什么，搬运工！” 他说 “为什么，医生！ - 你怎么样？ - 还有很长的时间 - 铁路！

	男孩们也停止了工作，对他们的老师有点不安。

	“这是什么？” 博士说 搬运工，微笑着环顾四周 “你起来了另外一个考察队吗？”

	“不，不，”队长说，“不是”事实是，事实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代替海湾。

	“下海湾？”

	“是的，你看到男孩们想要用水回家，而不是通过陆地回家。”

	“用水！ 重复的 长期怀疑

	“是的，”队长说 “一个贝宁作为是在良好的维修，一个软木塞，一个煤焦油，一个粉饰的超频率，我想，如果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的好处，如果我们去游览，更便宜，更舒适，更适合一个地面塔。“

	“下摆”，博士说。 搬运工，看起来不安。 “我完全不喜欢男孩，这是什么意思？”

	因此呼吁，巴特成为男孩的发言人。

	“为什么，先生，”他说，“我们以为我们想要用水回家 - 就是这样。”

	“用水回家！” 再次重复医生，好奇的微笑。

	“是的先生。”

	“什么？在海底的基础？

	“是的先生。”

	“谁去？

	“好吧，先生，除了我自己，我们中只有几个人，布鲁斯，亚瑟，汤姆，菲利普，拍拍，”

	“布鲁斯和亚瑟？” 医生说 “他们是在海底的基地回家吗？”

	“是的，先生，”巴特笑着说。

	医生说：“我没有看到他们如何能从海底的爱尔兰王子岛和爱德华王子湾进入海峡，”不用轮到新加坡，这将是一个几百英里的旅程。 “

	“哦，不，先生，”布鲁斯说。 “我们要先去蒙古了。”

	“哦，那个想法？”

	“是的先生。”

	“你会从蒙克顿去哪里？”

	“去洗脸，然后回家。

	“你要去纽芬兰那条路，汤姆？” 问医生。

	“是的，先生，”严肃地说，

	“从？”

	“是的先生。”

	“我从来没有知道有从船只到新德兰的船只。”

	“哦，我先来和爱德华王子先生，先生，布鲁斯和亚瑟，”汤姆说。 “我会从那里回家。”

	医生笑了。

	“我恐怕你到家之前会找到一个漫长的旅程，你的朋友不会焦虑吗？”

	“哦，不，先生，我写道，我想去看看布鲁斯和亚瑟，他们给了我休假。”

	“你，菲尔，你要羚羊回家吗？”

	“是的先生。”

	“你正在一条直线远离它。”

	“我是，先生？

	“当然你是，这不是骗人的方式。”

	“好的，先生，你看我会去约翰·约翰·巴特。

	“哦，我明白了，那是你的计划呢？”

	“是的，先生，”巴特说。 “拍也走了。”

	“你先去哪里？”

	“首先，先生，我们将航行到白血病河，并向上爬，直到蒙古人，布鲁斯和亚瑟，汤姆将离开我们。”

	“接着？”

	“那么我们会去圣约翰，那里是菲律宾，拍拍我也要离开她，所以也要离开她。

	“所罗门！” 医生叫道。 “什么！！是独奏吗？为什么我没有可以做什么？在这里！！-！这一切在世界上的意义？

	于是召唤出来，独身出来，从医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从房间里出来。 他的眼睛倒塌，脸色苍白，他的态度和态度都很厉害。

	“，”医生说，“我听到了什么？你要去约翰？

	“温柔地坐着，一边坐着一。 ，，，，，， 。。。。。。。。。。。。。。。。。。。

	“但是什么让你不用这样做，而不是问我，还是让我知道的？”

	“我是吗？ 说独唱，睁开眼睛，好像怕他自己的恶恶一样; “现在的声音！声明，我清理忘了它。

	“你要走什么？”

	“为什么，呃，好，哦，我的舵手，看海盗，双方，我在圣约翰，一个商业的房间里，有什么事情呢？

	“好吧，”医生说，“我想如果你想去，你会发现足够的理由;但同时你应该让我以前知道。”

	“不，不，”所罗门说。

	“为什么不？”

	“你不要让我走，”所罗门说，笑着说，立即被咳嗽所压制。

	“废话，”医生说。 然后转身离开，他和他说了几句话。 长。

	“好吧，男孩，”医生说，“这个你的项目似乎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安全的，如果没有任何人担任负责任的监护人，我不想这样相信你。”

	巴特笑了。

	“哦，先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大家都习惯于照顾自己，而且，如果你想要一个负责任的监护人，我们可以找到比船长更好的？”

	医生和医生 长时间都摇了摇头。 显然他们都不重视队长的监护权。

	“你告诉爸爸你怎么样？” 问医生，再跟几句话再说一遍。 长。

	“哦，是的，先生，他告诉我，我可能会去，而且他答应在我回家后，给我一张大篷车，陪我一起去看电影。

	“我们也得到了许可，”布鲁斯说。

	“确实！” 医生说 “这改变了事物的外观，我害怕这是一个你自己的想法，而现在，还有一件事，你们是不是为了规定呢？

	“，先生，”队长说，“我做了我的计算，我想我已经够了，我可能会失败，男孩和独奏已经弥补了。

	“怎么样，独奏？ 问医生。

	笑了

	医生继续说，“你睡觉了，我明白了。

	“是的，先生，”布鲁斯说。 “这是粉刷的，现在很甜蜜，我们只能在最远的两三天，所以真的没关系我们怎么走。”

	“好吧，男孩，我没有更多的说话，只能照顾自己。”

	用这些话说医生， 长期以来，他们很好，然后走开了。

	然而，其他男孩站在码头等待看到船只。 他们自己都会在几分钟内开始回家，只等待羚羊的离开。

	这现在不能长时间推迟。 潮汐很高。 风新鲜公平。 行李，规定和商店都在船上。 船长 。。。 都准备好了这个词被给出了，线条被抛弃了; 羚羊慢慢地移动，在男孩的欢呼声中离开了码头。 越来越远，它移开，然后沿着泥河的曲折通道，直到最后，广泛的十几个盆地接待了他们。

	为了这次航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它已经在几个星期前被想过，然后计划和细节已经慢慢阐述了。 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一切值得“”队长恭恭敬覆的建议都是热情的。 信回家，请求许可，收到有利的答复。 独奏首先抵制，但最后，庄严地呼吁作为盛大的泛珠，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所以一切都逐渐准备。 其他细节安排令人满意，虽然没有认真和认真的辩论。 服装问题得到了非常仔细的关注，决定采用和穿上曾经在泥土和水中服务的天气破灭的制服。 的存在被认为是反对任何威胁性饥荒的安全; 有一个烹饪炉灶的存在使得双方保证了这一点，因为这个炉灶，考虑到以前的困难，已经考虑采购并成立了。 最后呢决定呢，以前吹拂过的旗帜呢应该再次浮出水面呢？ 所以就像羚羊一样，像一条生活一样，穿过泥泞的河流，“”的黑旗飘浮在高处，笨拙的头骨，现在穿着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远像一些温和，尊贵和父亲的监视器的脸。

	有一段时间在安排搁置时被采纳。 在这个重要的地方显现出相当的混乱。 锡锅与床上用品，穿着服装，刀具和叉子的书籍混合在一起，而在现场烹饪炉子高耸在高处。 说实话，现场比较优雅，比较自由，容易; 一个无偏见的观察家也不能称之为完全舒适。 事实上，对于以哲学思想去看待它的人来说，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肮脏的空气。 那是什么呢？ 刚才提到的哲学思想会忽略肮脏，把所有船舶公司所证明的健康，动力灵魂和确定的享受习惯视为毫无例外。 他们为准备这次航行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败文明生活的衣服，穿上“鞠躬”的服装，那些背着巨大的白色十字架的红衬衫被洗了修复，完全重建，使公平的外部在这里可见的租金和补贴成为前期利益的纪念品，并呼吁过去的协会，从现在的引人注目的效应出发，不再恶化。 闪闪发光的帽子装饰了头，并且完成了服装。

	敷料的劳动之后紧随其后，安排了树干和床上用品; 之后，他们全部从搁置和升起到甲板，环视着现场。 上面，天空是蓝色的，无云的，在他们和蓝天之间漂浮着旗帜，从他的折叠脸上看起来很温和。 潮汐现在正在衰退，随着风吹得很平静，风和浪潮一起团结起来，迅速承受起来。 在他们之前是，而周围是米拉斯湾岸边的盘旋。 一个更好的一天开始是不可能发现的，一切都承诺了一个快速和愉快的运行。

	“我必须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埋在自己的冥想中的队长柯贝特 - “我必须说，男孩们，我再也不会再憎恨在深深的深渊是一个时间，“他静静地继续说道，”当我想要在这里发生这种情况时，会留下一个溺爱婴儿的滋养，但是男人提出，一个女人会像以前那样，我是一个伟大的事情，一个男人有一个同伴的精神，像我一样，保持一个'一个驱使他，并使他成为一个，现在，我声明，如果我不是成为一个确定的流浪儿，就像我在我的寂寞年轻的时代一样，除了我有一个 '，好像我会在这里继续下去我所有的出生日子。“

	“我希望你不会感到家乡，”巴特同情地说。

	“家乡”，船长重复。 “哈尔，你看到这个很好的事情要说了，在我的嗡嗡声里，一个吸引力，但是也是一个排斥，婴儿让我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我必须敲击最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相同的独特的事情，使老年人的子成为一个流氓，在强大的深刻的脸上，仍然我的慰问。

	船长暂停了一会儿，然后恢复了。

	“是的，”他继续说道，“我有安慰，这些旁边的人像一个安慰，我喜欢你的年轻的脸，一个同性恋的通风的方式，男孩，我喜欢看到你享受生活，所以进去。唱歌，大喊，像疯狂一样继续下去，你会在餐厅里找到老年的 ， “”“”“”“”“”“”“”“”

	“这是一个安慰，知道，无论如何，”汤姆说。 “我们会在离开之前给你足够的，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会让你感到烦恼。”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船长严肃地说，“但是，我开始感觉到一种对你非常吸引的年轻人的感觉，这是一种狂热的爱好，有一种沉迷柔情的混合体有一次我得到了一个感觉让我感到震惊的我，我认为它被剥夺了我的宝贝，从家中流亡，所以我空缺的渴望被填补，我有一个可怕的天赋，在，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感觉到它，所以你的男孩，如果你看到我对你的态度，那么请记住，当我像一个焦急的一个太放纵的人，因为我觉得像一个。“

	过了几个小时，他们穿过水面，迅速地由风和潮的团结力量。 最后他们发现自己靠近，在他强大的影子下，他们航行了一段时间。 那么他们把海角翻了一倍，在那里，在他们之前，打了一个长长的渠道 - 米拉斯海峡，水流在每一个潮汐和洪水中。 他们的课程现在穿过这里到外面的海底; 而在低潮两小时内，目前的情况很快，迅速赶过了陆地。 这里的场面是极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方面出现了一个高耸的陡峭的悬崖，延伸了几英里，它的边缘疤痕和暴风雨，其顶部有树木，高耸的高架上数百英尺，黑色，威胁和强大。 其基地是一个陡峭的海滩，由退潮潮汐所揭示，这是由过去几年从上面悬崖坠落的大量岩石形成的。 这些现在，从水到高水位的边缘，都覆盖着海草大幅增长，在这里繁荣起来，平行于悬崖顶峰的植被线。 在海峡另一边，场面不同。 这里的海岸越来越多; 在一个地方，在陡峭的悬崖上升高，在其他地方，将黑色，岩石的海角推向深沟渠; 再次在其他地方撤退，并且形成了一些倾斜的海岸出现适合人类居住的海湾，而在其余的水域，暴风雨的树皮也可能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随着潮汐的流逝，任何一方的岸边都发生变化，新的视野向他们开放。

	
	
	
	
	
	
	
	
	
	
	
	
	
	
	
	
	
	
	
	
	
	
	
	
	
	
	
	
	
	
	
	
	
	
	
	
	
	
	
	
	
	
	
	
	
	
	
	
	
	
	
	
	
	
	
	
	
	
	
	
	
	
	
	
	
	
	
	
	
	
	
	
	
	
	
	
	
	
	
	
	
	
	
	
	
	
	
	
	
	
	
	
	
	
	
	
	
	
	
	
	
	
	
	
	
	
	
	
	
	
	
	
	
	
	
	
	
	
	
	
	
	
	
	
	
	
	
	
	
	
	
	
	
	
	
	
	
	
	
	
	
	
	
	
	
	
	
	
	
	
	
	
	
	
	
	
	
	
	
	
	
	
	
	
	
	
	
	
	
	
	
	
	
	
	
	
	
	
	
	
	
	
	
	
	
	
	
	
	
	
	
	
	
	
	
	
	
	
	
	
	
	
	
	
	
	
	
	
	
	
	
	
	
	
	
	
	
	
	
	
	
	
	
	
	
	
	
	
	
	
	
	
	
	
	
	
	
	
	
	
	
	
	
	
	
	
	
	
	
	
	
	
	
	
	
	
	
	
	
	
	
	
	
	
	
	
	
	
	
	
	
	
	
	
	
	
	
	
	
	
	
	
	
	
	
	
	
	
	
	
	
	
	
	
	
	
	
	
	
	
	
	
	
	
	
	
	
	
	
	
	
	
	
	
	
	
	
	
	
	
	
	
	
	
	
	
	
	
	
	
	
	
	
	
	
	
	Lesen Sie weiter in der vollständigen Ausgabe!
Lesen Sie weiter in der vollständigen Ausgabe!
Lesen Sie weiter in der vollständigen Ausgabe!
